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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吗，明天是什么⽇⼦？”

绝枪⼀进⻔就听⻅了这句话，与此同时⼀并扑⾯⽽来的是屋内浓郁性爱⽓味，他下意识⽤⽬光搜

寻熟悉身影，就看到全身⾚裸的男⼈蜷缩在地板上，正不断向⻆落挪动着，他紧紧抱住双腿把⾃

⼰团成刺猬模样，但绝枪只觉得既笨拙⼜好笑。

他腿间流出的东⻄已经在海滨⽊质地板上拖⾏出了明显⽔痕，甚⾄混合着些许乳⽩精斑，以及被

揉烂的、像是汁⽔⼀样的红⾊花瓣。

绝枪根本不需要特意去看，就能猜到那⾥⾯是何等的⻛景。

“很淫荡吧。”骑⼠头也不回，⽤余光乜了绝枪⼀眼，双⼿抱臂居⾼临下注视着分明落⼊兽夹却

还垂死挣扎的猎物，“怎样，在万魔殿战⽃时你想过⾃⼰的优秀搭档其实是个婊⼦吗？”

“别误会。”绝枪丝毫不吃骑⼠的挑衅，慢条斯理⾛到⿊骑⾯前蹲下来，⽆视对⽅惊惧的抵抗，

强⾏掰开——

好吧，绝枪没有想到原来这双漂亮的⻓腿已经被骑⼠那疯⼦卸掉了，拔掉浑身尖刺和利⽖，曾身

经百战的漆⿊⽃豹如今更像⼀只被豢养的家猫。

他先是叹⼝⽓，仿佛‘惋惜’⾃⼰不能体会被这双腿夹住腰的美妙滋味，继⽽颇为玩味地哼笑⼀

声，伸出⼿去⽤拇指抵住⿊骑两瓣阴唇之间的⼩巧蕊⾖，⼀边揉弄⼀边把⻝指探进⽳⾥抠挖出乱

七⼋糟的液体。

“我从第⼀眼看⻅他就想操他了，和搭不搭档没有关系。”绝枪姗姗来迟补充道。

得到这种答案显然并⾮骑⼠所愿，他将占有欲和破坏欲转化成的怒⽕尽数撒给了⿊骑，⽽这束⽕

焰⼜被绝枪浇上⼀捧热油，顷刻之间燎原。

“没必要替他清理。”骑⼠沉默须臾开⼝道，他扔给绝枪⼀块⼉⼱帕，“⼦宫都被操松的⺟狗还不

配。”

绝枪闻⾔挑了挑眉，他坐到床上把⿊骑拉起来，让⼈⾯对着⾃⼰跨坐，捏着两瓣浑圆臀⾁向外分

开，把早已硬挺的性器顶在⿊骑⼥⽳⼊⼝，硕⼤⻳头戏谑般蹭擦⼏下花唇，之前已经被玩⼉胀的

⾁瓣软嘟嘟撅起来裹住绝枪，湿热触感⽐他上过的任何⼥⼈都要销魂。

“真的吗，让我试试到底是不是真的松~”

绝枪讲话喜欢带上挑的尾⾳，听起来不像个雇佣兵，反倒像是哪户有钱⼈家纨绔少爷，偏偏还被

清亮嗓⾳衬托得格外甜蜜，宛如⼩情⼈在讨宠撒娇。



⿊骑意识还恍惚着，他短时间很难接受绝枪的突然到访，直到感觉⾃⼰下身被对⽅蓄势待发的勃

起阳具顶住，这才回神拼命反抗起来，但已经⽆⼒逃跑的双腿仅仅是摆设，旁边的骑⼠找来绳

⼦，简单粗暴直接吊起⿊骑双⼿。

“⿊骑哥，你还认得出我是谁？”绝枪笑吟吟试探发问，并把阴茎⼩幅度往⽳⾥插了插，成功逼

出⿊骑⼀声惊喘。

“……绝枪。”⿊骑察觉到⾃⼰已经被催情剂浸透的身体根本⽆法拒绝这根东⻄，久逢⽢露，⽳

⼝热情地吸吮着柱身渴求得到巨物安抚，他绝望地闭上眼睛，重复了⼀遍对⽅名字，“不要这

样，就当是……我们曾并肩战⽃过⼀场的份上，不要……”

“⿊骑哥，你有没有想过……”绝枪猛地向上⼀挺腰，滚烫楔⼦整根埋进⿊骑那⽕热湿润的温柔

乡⾥⾯，他轻轻探⾆卷⾛⿊骑唇畔津液，⼜去吻他眼⻆泪珠，做着最体贴的动作，却说着最下流

的浪词。“就是因为你战⽃的样⼦才把我看硬了呢？”

⿊骑低低呜咽⼀声，他紧紧抿住双唇不肯泄露呻吟，但体内那根粗⻓烙铁⼏乎快要把他捅穿了，

正⾯坐姿让绝枪进⼊极深，⿊骑感觉五脏六腑都被顶到移位，因为疼痛和抗拒把⼩腹绷得死紧，

以⾄于隔着⼀层单薄肚⽪，在那平坦结实的腹肌上能够隐约看出冠头形状。他越是想要排斥挣

扎，甬道便收绞得越厉害，简直和欲迎还拒没什么区别。

“这么爱吃我的鸡巴呀，咬得好紧，我们的骑⼠⼤⼈似乎并没有把他的⾁壶玩⼉松呢，那么我就

先——多谢款待？”

⼀句话得罪两个⼈，绝枪全然不在意骑⼠瞥来的阴鸷⽬光，但他其实没有嘴上表现得那么游刃有

余，⿊骑太过抵触被他插⼊，肥厚⽳⾁层层叠叠裹缠上来把他夹得动弹不得，他只好略微退出⼀

些再施⼒撞进去，每次都⽐之前⼒度重⼏分，⼀点点强⾏凿开道路，⽽这种⽅式对⿊骑来说⽆疑

是惨绝⼈寰的折磨，药效把⼀切感官放⼤，他被迫清醒着感受⾃⼰是如何像个剥掉壳的蚌，新鲜

⾎⾁和空⽓接触的每分每秒都是残忍酷刑，⽽他就在这漫⻓凌迟⾥被绝枪拓开痉挛甬道，彻底容

纳刑具⼊侵。

他知道⾃⼰没有哭，也绝不会在这两个⼈渣⾯前哭，但⽣理性泪⽔不受控制涌出来，绝枪看着他

被欺负红的眼睛，装模作样叹⼝⽓，还煞有介事摇摇头⼀副很⽆奈的表情：“唉，拿你怎么办好

呢——”

他拖了个⻓⾳，冲撞在⿊骑体内的性器再次胀⼤⼀圈，天⽣适合交媾的⼥⽳被撑到略微外翻，却

也丝毫没有撕裂受伤，绝枪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刚才骑⼠说他是个婊⼦了。

后者感受到在⾃⼰身体⾥肆虐的东⻄⾮但没有停下反⽽愈发坚挺硬热，像是已经⾃暴⾃弃，任由

痛楚带来的快感麻痹神经，竟然就这么射了出来。

“怪不得……⿊骑哥果然是天赋异禀啊。”

绝枪低笑，他看了⼀眼喷在⾃⼰⼩腹上的精液，腾出⼿抹了⼀点，⼜掰着⿊骑⻔⽛顶开⻮缝，把

腥膻味道都涂到⼈⼝腔⾥。⿊骑仍是没能咬下去，因为在这个时候旁观许久的骑⼠终于有动作

了，他将⼀枚锁精环扣在⿊骑阴茎前端，⼜取出⼀条细⻓的⾦链⼦，贴着⿊骑胸膛⽐划⼀番。

绝枪很“贴⼼”地掐着⿊骑的腰把他抬起来，换了个背对姿势，让⿊骑正⾯⾯对骑⼠，继⽽⼜重

重把⼈摁回⾃⼰那根紫红怒涨的⾁棒上，那处花⽳已经呈现出被捣烂的糜烂嫣红，甚⾄散发着被



彻底操熟的湿润热⽓。骑⼠当然不会放过捕捉这微妙变化，他眯起眼，⼿上的乳钉毫不留情刺穿

⿊骑两颗⼩巧⾁粒，与此同时听⻅绝枪轻轻吸了⼀⼝⽓。

“你真的很喜欢粗暴对待啊，⿊骑哥，差点把我夹射了。”

⾎珠从苍⽩胸膛上滚落，被汗液稀释以后变成略显透明的薄红，⿊骑感觉这副身体已经不属于⾃

⼰，宛如⼀具专⻔⽤来供男⼈取乐的玩偶，两颗乳珠⼜痛⼜热，当即便泛红肿胀起来，在平坦胸

脯上颤巍巍挺⽴着，链⼦上的⼩铃铛在骑⼠牵扯时发出悦⽿声响，仿佛在邀请这位熟悉的‘嫖

客’。

恬不知耻。

这是骑⼠眼神⾥透露出的评价，他指间⼤概是夹着什么东⻄，然后⼀⼿撑开⿊骑紧闭后⽳，那⾥

⾄少在今天还没有被踏⾜过，⽐前⽳要⼲涩上许多，骑⼠就这么把指节伸进去掰开周围褶皱，往

⾥⾯推⼊了⼀枚精致银圈。

⿊骑起初还没有反应过来，很快他听⻅骑⼠附在⽿边轻笑着说：“明天是我们相遇五周年，这是

——我送给你的礼物。”

“……”

⿊骑唇瓣翕动了⼏下，没能说出话来。他被绝枪操得哪怕张张嘴都是破碎呻吟，那根不知疲倦的

烙铁反复鞭挞着⽳⼼，交合处汁⽔横流，他甚⾄⽆法去分辨塞进后⽳的东⻄是什么。

⽽绝枪却看得清清楚楚。

同⼼戒指。

他饶有兴趣地瞥⼀眼骑⼠，后者则不慌不忙把腰带解开，绝枪很识时务，他早就知道骑⼠昨晚突

然联系⾃⼰通讯⻉究竟怀揣着怎样的⼼思，但他只要能睡到⿊骑并不在意跟谁⼀起‘分享’，今夜

才欣然赴约。对此他毫⽆⼼理负担，于是⼤⼤⽅⽅腾出了位置给骑⼠。

⿊骑终于在骑⼠也欺身压过来的瞬间感觉到害怕，他下意识想躲，但插在⼥⽳⾥的阴茎把他牢牢

钉死，两⼈⼀前⼀后把⿊骑夹在中间，骑⼠将早已勃起的鸡巴借着花蜜润滑捅进了那处未经扩张

的后⽳，好在黏腻爱液⾜够浓稠，再加之⿊骑被他调教了太多次，他⼀路畅⾏⽆阻插进深处，直

接顶上刚才亲⼿放进去的银环。

“……呜！呃、什么……”

⿊骑此时就像在猎⼈⼿下引颈受戮的猛兽，⾼⾼仰起脖⼦发出⼀声嘶哑哀鸣，他似乎意识到了那

个东⻄的真正身份，却⼜难以置信，⽽做出这⼀切的⼈却轻描淡写羞辱道：“你猜，这枚是你

的，还是我的？”

骑⼠和⿊骑平⽇⾥因为要和队伍⼀起挑战⾼难，都不想在战⽃中损坏彼此珍贵烙印证明，因此⼼

照不宣，基本不会在⾮必要场合戴戒指，却不成想骑⼠竟疯到这种地步，但更令⿊骑绝望的是

——

他真的把它当做宝⻉。



⿊骑甚⾄在烙印后特意去乌尔达哈找了雕⾦匠打造戒盒。那天碰巧沙都细⾬绵绵，当他以为⾃⼰

要淋个湿透回家时，就看⻅骑⼠正撑伞站在⽔晶旁边。

······

那些久远的、泛旧的回忆，都⼀幕幕在脑海⾥上演，然后被所爱之⼈微笑着——撕成碎⽚。

“……”

绝枪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怀⾥的男⼈就不再发出任何声⾳，只有被操到受不了时才从⿐腔⾥

溢出⼏声⽓若游丝的低喘。

那双烟灰⾊的眸⼦失去焦距，空洞地望着前⽅。

骑⼠也发现了⿊骑的变化，但他显然清楚其中原由，⽽此刻堵在他胸腔内的⼀团郁结已经异变成

他⾃⼰也解释不明⽩的情绪，催促着他⽴刻毁掉眼前这⼀切。

绝枪才懒得关注这个神经病⼜想做些什么变态事，他痛痛快快把⻳头捣进⿊骑狭窄宫腔内泄出今

晚第⼀泡精。先前被骑⼠⽤粗粝抹布擦拭过的嫩⾁似乎微微磨破了些，尖锐钝痛唤起⿊骑所剩⽆

⼏的反应，他濒死般绷紧身体低泣⼀声，意识随着记忆中那些甜蜜往事逐渐堕⼊⿊暗。绝枪敏锐

觉察到他状态奇怪，被操昏过去不该是这种模样，他恍然⼤悟抬⼿摸上⿊骑额头，果然被滚烫热

度灼烧了掌⼼，他⼜低头去看⿊骑那射过⼀次就再没勃起的性器。

“……真是。”

他暗⾃啧了⼀声，对于年轻放浪的雇佣兵来说，床伴，尤其是⾸个让⾃⼰魂牵梦萦那么久的床

伴，在跟⾃⼰做爱过程中没得到任何舒适体验甚⾄像被上刑似的惨兮兮发⾼烧晕过去，这可算不

得⼀件⻛流韵事。

他放缓了动作把⾃⼰的⼤宝⻉从⿊骑⾥⾯退出来，瞬间涌出⼤股混着⽩浊的黏腻淫液，顺股缝流

到骑⼠正⼲着的后⽳，⼜替⼈解开了双⼿束缚。

骑⼠⻅他这番举动，只是冷笑讥讽：“怎么，他的骚批伺候不好你了？”

“你发现了吧，他前天晚上聚餐时就在发烧。”绝枪没有理会骑⼠的混账话，“但你依然选择把他

⼀个⼈留下，⽽且是跟我。”

骑⼠没有回答，绝枪穿好裤⼦，将衬衫搭在臂弯掏兜找烟，却才吸了⼀⼝就忍不住摁桌上掐掉转

身骂道：“别他妈打着吃醋的幌⼦给⾃⼰犯病找借⼝。”

骑⼠噗嗤⼀声，绝枪看着他笑得狂躁⼜疯魔，像个彻底放纵⾃⼰展现本性的怪物。“那⼜如何

啊，他还不是要乖乖爱着我？”

“你们烙印五周年也不是明天。”绝枪端详着从骑⼠随⼿挂在⾐架上的外套⼝袋⾥翻出的戒指，

内圈刻着清清楚楚烙印⽇期。

“不然呢？”骑⼠⼀边猛顶着怀⾥昏厥的⿊骑，⼀边去抻他胸前链⼦往外拽，两颗脆弱乳珠快要

被那⼒道扯得变形，因防护职业强⼤⾃愈⼒结痂不久的穿刺孔⼜开始渗⾎，剧烈痛感令⿊骑沉睡



时都要被迫夹紧屁股承欢，“你看，他连现在都还咬着我不放，五年前的明天——就是我想这样

操坏他的第⼀天。”

“他当然不认识我，估计都没有意识到有⼈在背后窥视他吧。”

“那天下着雪吧，在伊修加德，云雾街，团⻓早和我说过那⾥是婊⼦和贱⺠聚集的地⽅，让我办

完公事就离开别逗留，你猜巧不巧，我就遇到了他。”

“漂亮的玫瑰不该被埋没在烂⼈堆⾥陪他们腐坏，对不对？”

绝枪默默听完骑⼠发疯，刚想⾛，就被⼀声拧开瓶⼝的响动攫住了脚步。

他转头看去，只⻅骑⼠已经掐住⿊骑下巴灌进了整瓶。

“他应该烂在我⼿⾥。”

骑⼠说。


